
第一批入朝作战的
探照灯第101团1营、2营

在5个多月的作战过程中先后配合空军、高射炮兵

词条

提示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仅有战斗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志愿军战士，还有许多做着特殊工
作的“幕后英雄”，比如翻译、机要员、阵地观察员、战地汇款员等。他们中有许多人或许并
没有直接面对敌人，但他们却是这场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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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黄玉普：练就“火眼金睛”

92岁的黄玉普最珍惜的是在战场上获
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奖章。

这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的老战士告诉记者，对他来说，这些荣誉
和生命一样宝贵，因为它们真切地记录着
那段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

1950年10月，刚刚参加完解放云南省
战役，黄玉普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
员，“我当时是在38军114师341团团部指
挥所担任阵地观察员。”黄玉普说，当时他
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侦察敌军的坦克和汽
车动向。

阵地观察员不仅要眼神好，而且要反
应机敏，能够随机应变。

有一次，天刚亮，正在潜伏观察的黄玉
普忽然发现有20多辆敌军坦克正向阵地开
来，“我马上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黄玉普说，
自己当时拿着望远镜看见战友英勇战斗，击

退敌人最终保住阵地，心里激动万分。
在14个月的时间里，黄玉普身背6公

斤重的无线电话机，不怕危险，哪里需要就
去哪里侦察。部队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及
时作出战斗部署，打了许多大胜仗。

因为勇敢机智，时任38军114师师长
的宋文洪十分器重黄玉普，“有一次，宋师
长让我找连长研究作战计划，当时下着大
雪，师长就把战靴脱下来让我穿。他还教
我如何跟敌人拼刺刀。”黄玉普回忆道。

在第四次战役中，黄玉普所在部队遭
遇敌人轰炸，“我们全连最后只剩下我和另
一个战友两个人，我被埋在土里，被救出来
后留下头疼的后遗症。”黄玉普说，现在他
一年四季都得戴着帽子，不然就会头疼。

“在朝鲜作战，我们经常要长途行军，
山谷里都没有路，我们就用脚蹚出路来。
天下大雨，路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山涧
里。”黄玉普说，很多战友就是这样牺牲的。

“过江时穿着棉衣，上岸后把衣服拧一
拧又得穿上。”他说，有一次，在战斗中他的

右胳膊受伤感染，差点截肢，最后找到村里
一位老奶奶治疗后才好起来。

为了躲避敌人轰炸，黄玉普和战友们
时常要在积水的山洞里过夜，没吃没喝也
是经常事，他说：“渴了吃口雪，饿了就吃草
根，没吃的就饿着。”就这样，黄玉普在朝鲜
战场一直战斗到1953年。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黄玉普当时所
在团选出5位立过功的代表，参加中央代表
慰问团慰问志愿军活动，黄玉普就是其中
之一。他回忆说：“我记得当时去了沈阳工
人俱乐部，还看了梅兰芳老师表演的京剧，
特别开心。”

70年过去了，黄玉普总会想起当年牺
牲的那些战友，他说：“我为他们感到光荣，
我希望人们能够珍惜现在的生活，不要忘
记当年战场上牺牲的那些英烈。”

陆空联络员张云江：背红色布板

在朝鲜战场浩浩荡荡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队伍中，人们总会发现一些背着红色
布板的战士穿插在其中。他们就是志愿
军战士口中常说的“陆空联络员”，张云江
是其中一员。

张云江出生于 1932 年，曾是 50 军
150师450团的一名步兵。1950年10月，
张云江随部队秘密过江奔赴朝鲜，“我
们当时的这个陆空联络班一共有 6 个
人，我是班长。”每名陆空联络员身上都
背着一个红色的布板，他们的工作就是
用布板摆出各种“符号”和飞行员沟通，
指挥行动。

张云江回忆说，当时部队刚过江进
入朝鲜，还没到 45 公里就遭遇了敌人，

“敌人的装备比我们精良，我们当时被告
知不能轻易对战，要绕小路到敌人身后，
进行突袭。”张云江告诉记者，每次打完
仗，很多战士都背着两三杆枪，“是缴获
敌人的，但大多是打完枪里剩下的子弹
就把枪扔了，那些枪的子弹和咱们的不
一样。”

朝鲜战场上那些特殊的“兵”

辽宁省档案馆原馆长孙景悦已年逾
九旬，作为当年赴朝参战志愿军战士中的
一员，留在他记忆中的战斗场面并不多。
当年的他，是一名机要员。孙景悦告诉记
者，他现在能记住的，更多的是幽深的山
洞、朝鲜老乡的房子，还有发报机永不停
歇的嘀嘀声……

孙景悦是东北机要干部学校第三期
学员。1948年春，孙景悦成了东北野战军
机要处的一名机要员。

“1950 年 7 月下旬，我和四野机要处
的几名同志奉调随军北上，在沈阳组成了
东北边防军机要科。”孙景悦说，10 月中
旬，到达安东（今丹东）后，他和另两名同
志就被调到新组建的志愿军后勤一分部，
与其他人员一起转往通化待命。

“接到赴朝命令时我们还在通化山
区，刚刚接收了从东北军区机要干部学校
毕业的8名同志及几名通信员，共同组建
了后勤一分部机要科，我担任译电组组

长。”孙景悦说。
接到命令后，孙景悦换上了服装，带

上密码本，随入朝大部队赶赴集安准备渡
江，“我们是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渡过鸭
绿江的，第二天早上到达朝鲜江界。”当满
目疮痍的朝鲜土地出现在孙景悦眼前时，
他被刺痛了，“我当时就有一种使命感，一
定要把敌人从这里赶出去！”

部队的机要工作主要以通信、情报收
集为主，机要科的安全十分重要。

“在朝鲜战场，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领
导总是把机要科驻地安排在身边。住山
洞时，首长们在外层办公，我们就在洞里
深处工作，住民房时我们也被安排到距离
较近且易于隐蔽的地方。”孙景悦说，当时
敌机常低空飞行，发现目标就轰炸扫射，

“后来次数多了，我们一听声音就能分辨
出来敌机是来轰炸的还是只路过。”

孙景悦和同志们还给敌机分别起了
名字：“我们当时最痛恨的就是两种美

军战斗机，一种叫‘黑寡妇’，另一种叫
‘油挑子’。”

那时，孙景悦常常随身携带着一个密
码本，上面写满了数字，每组数字都代表
一个汉字。“上面大概有1万多个汉字，我
大概都能记住，工作时基本不用翻本子。
不过为了安全，我们的密码也是需要常常
更换的。”孙景悦说。

第三次战役打响之后，机要科的工
作变得更忙碌了。当时部队越过了三八
线，运输供应线变长，各方面的来往电报
一下子变多了。前线各军要求物资供给
的急电，志司(志愿军司令部)、志后(志愿
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关于粮食、弹药、被
服等调拨的催运令，分部关于各类物资
运送情况的报告，以及对各兵站、汽车
团、野战医院和工兵、防空兵、民工担架
工作部署情况等大量往来电报，都要求
孙景悦这些机要员随到随译，保证译发
电文及时送出。

随身携带密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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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很多特殊
的兵种并不为我们所熟悉，但他们的
贡献同样不可忽略。孙景悦对记者
说，在他的身边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
志愿军战士，虽然没有战斗在第一
线，但他们也是一群舍生忘死的战
士，也一样应该被铭记在史册。采访
中，几位老人数度哽咽，70年过去了，
他们仍然记得战场上发生的一切。
而对于我们来说，将这些珍贵的记忆
逐一记录下来，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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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兵部队

对孙景悦来说，第四次战役期间是他
最累也最心酸的一段时间。

回首那段经历，他还会痛心地告诉记
者：“当时38军、39军、50军都打到了汉城
以南，后勤补给跟不上。第 38 军当时从
汉江南岸连发急电报告，因为缺少粮食和
弹药，战士们都在用刺刀和石头与敌人拼
杀，不少战士甚至饿晕在阵地上。”

前线战情通告、物资分配、紧急运送
任务电令等各类加急、特急电报日夜不
断，机要处需要昼夜不停地译发电文，送
阅首长或交电台发出。

当时因为电台都是手摇马达发动，受
功率、距离、地形和敌机干扰等影响，所收
电码往往错误较多，增加了译电的难度。

孙景悦告诉记者，“我所在的科译电

员都是新手，参加工作不久，业务不够熟
练。作为译电组组长，我除了必须参加
急电译发工作，还要负责对每份译出的
电文进行校对改错，以确保其准确无
误。”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他和机要处
的同志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困了就
在译电桌上睡，最多一次连续六七天都
没睡多少觉。”

昼夜不停译发电文

三登石门里矿洞从洞口到深处有近
百米，孙景悦所在的机要科在矿洞的最
深处。

回忆起那时的工作，孙景悦这样向
记者描述：“我们用树干和雨布搭起工作
场地，下有流水上有滴水，大家工作、吃
饭、睡觉都在里面，分不出白天黑夜。脸
被烛烟熏黑了也顾不上洗，身上长虱子
也顾不得挠，大家很少去洞口见见阳光、
呼吸新鲜空气。”

由山洞迁出转住民房后，机要科工作
人员也都是白天进到山高林密沟深的隐
蔽处，用树枝搭棚子、用炮弹箱当桌子工
作，晚上回到屋里，还要把门窗挡严以防
烛光外露。

“十多个人挤在一铺炕上，轮换着工
作和睡觉。”孙景悦说，他们经常在桌子旁
刚睡一会，就被唤起处理工作。

1952 年初，孙景悦因疲劳过度病倒
了，被送到江东以南志愿军笏洞干休所医

治。治疗一个多月后，被诊断为肺结核，
他被送回北京治病。在朝鲜战场战斗了
近3年的时间后，孙景悦回到了祖国。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70年，
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它
不仅让我们铭记一种精神，而且让我们更
深地懂得，只有我们自己变得强大了，才
不会吃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更努力
地工作，让祖国变得更强大，才不辜负在
战场上牺牲的那些英烈！”孙景悦说。

山洞里待了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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